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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 本书出版特别声明

本书虽然不属虚构．但位清读吉万匆对号入座。如果非耍自愿对号

入座，本人概不负责，猖出诉讼， 佐不辜服

厂 陈木虚广帅汰平奇遇
最初的错误�D�D古入云 温饱思淫欲” 阵本虚未得温饱 先思淫欲 是一

切丁幸的开揣

2 深夜来的电话
半夜三更有人想死�D�D这种时侯 总会让人遇到特别的好处或者坏处．他说

你只要放下电话 就跳到珠江去吧 我在这里祝疯子一路平安。就这样 一个人

倒霉的婚姻故事被指开了

:
103 离婚协议和财产清单J

丁公平的离婚快议�D�D到街道办离婚 男方的申请韦和女方的财产清单样本

腮 孩子归女人要男人出钱 旧给男人 女人为什么可U不付钱〕



川6 陈木虚的爱恋自述
陈本虚自述惰史和处女结婚的悲剧�D�D追求处女当妻子的人看清楚了 陈本

虚深刻总结人生 非处女的好处 处女的恐怖U及勾措他人妻子 把几子生到别

人家里的悲哀

儿6 陈本虚离婚诉状
陈本虚离婚诉状终干告到法院�D�D最简单的离媚诉状。一个走投无路的男人

在经历了晕头转向的情爱之后 只有这样的话对洁官陈述。

1犯 广州太乎法院判决书
无惰的判决�D�D不准离婿。对洁院亢满希望的原告 自以为 感惰巳经破裂

洼院认为“感情尚未破裂

化2 陈本虚第二次诉状
不屈不挠的原告�D�D倔强地提出第二次离婚。好马丁吃回头草。

1以 被告第一次答辩
秦替莲的哭诉�D�D被告的血泪控诉。陈本虚的罪恶面目曝光 辽有录音带提

供洁院播放。被告向原告索赔人民币四十七万元。

厂4 广州太平法院第二次判决书
自从到北京读韦 原告已经众叛亲离 原告批注的判诀书�D�D有头无尾 后

面全部呈原告的自说自话。看来原告的第二次官司依旧输了。



191 宋文革单位给法院的证词
人眼中的陈本虚�D一大恶棍兼大琉氓 罪丁可赦 应当枪毙。离婚的插曲

请彩之一

?199 宋文革代陈本虚写的遗嘱
阵本虚为自己辩白�D-�D公开女几的韦信 迁有由被告替阵本虚写的遗嘱、离

婚的请彩插曲上二

之-�D209 广州太平法院第三次判决书
于判决离婚�D-～陈本虚筋疲力尽 已经丁需要离婚了。外人多嘴多盂

二
」力正 乱拉洼律的毛病 亘是对不起洁院

2尸 太平日报发出或发不出的消息
自杜言的舆论�D�D一报I的报道与备种材倒 以及一位烈士的汇报材料 闹

得死壬活来的原告与被告 丁过是菩菩八生中的一点泡沫

14is
255 陈本虚第三次诉状

到的离婚诉状�D-－陈卞虚的 万言韦“。男人的不尽苦木 婚姻中的襄脚

布 洁院根据这皿 苦水” 竺于判庆离婚。

刀3 结尾 琐碎故事
匣k的对话�D～保护妇女权益的洁官与只想“男女平等 的原告。 自U力

有理的原告的不良表现、急于离婿的男人总是如此地缺少竞客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CHENBENXU【IHUN」厂

刚 吕

本书出版特别声明：

俗话说， 清官难断家务案。 由于陈本虚三次民事上诉状， 宋

文革两次答辩状， 广州市太平镇人民法院三次民事判决书， 还有

宋文革写给向阳花的信， 宋文革单位关心宋文革而出具的证明，

新闻记者写关于区国华烈士的报道， 经杨庸仿修改过， 宋文革代

陈本虚写的遗嘱， 太平镇公安分局太平街派出所所长区国华调查

报告， 太平镇公安分局上报材料， 追悼词， 举报信， 再加上前面

我摘录的一段庭讯记录， 都是由各人按照自己的思路和当时的感

觉所写。 基于各个人切入角度， 各个人思想观点， 也各有不同，

他们说出来和写出来这些话语和文字， 有些是当时的真实记录，

有些却是以自已的需要， 自已的感觉， 自已的好恶为主。 这就像

那些快要退休的干部和香港歌星的年龄， 有些一年比一年小。有

些年年都一样大。 要是大家在本书中， 看到他们这些人所说的

话， 就不免有一些前言不搭后语的地方。 如果有这样的发现， 得

请读者原谅。 不过这世界本身， 也是光怪陆离， 错综复杂， 扑朔

迷离的。本书也有些什么不合逻辑的地方。

因为出版太顾及本书的真实性， 这种惰况就在所难兔了。 参

加本书工作的凡位朋友是： 大学教授、著名作家、 评论家刘戈先

生； 著名的青年评论家、 作家、诗人何超群先生； 著名杜会问题

学者、 资深婚姻法研究员、 副厅级离休老干部满长雄先生； 海外

j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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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学归来的年轻有为的爱情理论专家、著名青年心理学教授、博

士生导师严小梅女士； 湘西凤凰文化馆长、 著名的民俗文艺学

者、 沈从文文学社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玉建春先生。在小说写作过

程中， 由于常常涉及到有关法律、 社会、 道德、 婚姻、 人生等各

方面的问题， 他们常常不辞劳苦， 三番五次为我的疑间， 用电话

做义务解答。 在我文章写成了之后， 又在法律、 婚姻、道德、 人

生、 文本及各种各样观点， 他们常常抽出工作或者是休息时间，

不辞劳苦， 三番五次为我的疑问， 做义务解答， 还做了很有造诣

的点评， 在此谨表诚挚谢意。最难能可贵的是， 在物欲横流的当

今社会， 他们都表示做这样的工作， 是为朋友帮忙， 并无其他要

求。 只要此书出版之后， 先给他们就成。 并表示对评注观点， 愿

意文责自负。读者如果对评注有什么看法， 可直接与他们商榷。

本文涉及到的一些人和事， 考虑到不想出现的问题， 我都做了一

些技术处理。 当然肯定还有不周到之处， 希望能够得到有关人士

谅解。 我这里绝不是在卖什么关子。 因为我们这个社会， 毕竟是

人们所说， 是个什么法制社会。我从来没有打过官司。本人也是

个一谈官司就变色的人。再加上那些人常常说什么： 大盖帽， 大

盖帽， 吃完原告吃被告。这样我就更是害怕打这个官司。之所以

这样做， 只是为读者能够得到个完整的读本。

最后， 太平法院还是想通过我， 能够帮助他们找到陈本虚。

因为宋文革的那笔抚养费， 要经过他们来支付啊。再说执行了这

个判决， 有些人就有了工作成绩。有些人还可能提拔一级， 或者

是拿个什么优秀工作者啊。下岗就更加轮不到她了。不过对我来

说， 找不找得到陈本虚， 实质上己经没有什么意义。但对陈本虚

本人的感惰， 让我是久久不能忘记的。就这样， 我这本应该是叫

做小说的书， 也在这不知不觉之中， 就要出版了。 一时间里， 我

自已也说不清楚， 道不明白， 这陈本虚离婚事情， 到底是谁对，

fi7I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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叉是谁错。 不过， 我还是在想办法， 一定要找到这陈本虚， 再问

一问他自已的感觉才是。 在冥冥之。， 我仿佛感觉到， 自已虽然

从来也没有见过他。 也感觉到自已， 完全有可能见不到他。 一个

人对于另一个人， 既然已经有了这样深的认识， 就是不认识他，

没有见过他， 叉有什么关系呢？ 我还是相信， 自已有朝一日 一

定能够找得到， 也能够见到这个陈。。虚。 愿苍天保佑， 让我在、

后日子里， 能够找得到你一陈本虚。 本虚， 也愿你能够看到我的

这个特别声明：

A、书虽然不属虚构， 但也请读者诸君， 万勿对号入座。如

果承蒙不幸， 非要自愿对号入座， 参与讨论， 或者提出诉讼， 士

人概不负责， 也不奉陪。 在极个别情况下， 经有关人士研究之

后， 当然另当别论。

B本虚先生如果见到本书， 请速联络， 以便赠送应得稿费，

我知道你的负担也比较重。

C若有人得知陈本虚下落者，敬请告知。我会在给陈本虚稿

费同时， 按我们广州太平人的习惯， 让你得到自已满意的红包；

D 要是在数年内找不到陈本虚， 我将报请北京的中国作家卜

会版权中。心， 将陈本虚应得的稿费， 转付给陈本虚的女儿陈卡

常。

E如果宋文革， 或者是向阳花 还是其他人， 也提出部分搞

费要求， 这需得到陈本虚， 或者是陈非常的认可， 亲笔批示才

行。

【本书的其他部分， 包括公文、 信件、 自我叙述。 日记、 逗

讯。 消息、 悼词、 判决书、 检举信、 批注等所有观点， 均有原。

或原始录音带记录为证， 当然做了技术处理。 大多数为本人， 式

者主管部门领导集体研究之后， 同意刊出。 如果引起不愉快的个

件， 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， 作者愿负一切商榷的责任。

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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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． 以上五条， 经有关人士集体研究讨论， 做出肯定之后，

已经具有法律效力。

满长雄： 有关人士研究讨论和做出决定， 就能够有一定法律

效力，这个杨双奇，本人就是个法盲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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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初的错误一古人云

'‘温饱恩））淫欲” ． 陈

本虚未得温饱，先恩淫

欲．是一切不幸的开端

青陈 虚广州本 太 遇平一

自从接到了陈本虚的电话， 又收到他的那几个传真之后， 我

再也没有得到陈本虚的消息，好像这个入一下子已经不存在于人

世间那样。 我好想再听他说说白己的想法， 不过这一切， 都有可

能会不得而知了。 叉是好多天过支之后， 我才接到陈本虚打来的

电话 ?”

飞来飞去的壹情

⋯?双奇先生，也是个天意吧，向阳花已经离开我走得远远

的了。走的是在我淬不及防时。她是我从来没有的所爱。然后她

却是在我无处容身时离开我的，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支。不肯再

见我的面了。当然也有我不想见她的成分。

我将永远也不会知道，在陈本虚生命的意义里，向阳花这个

IC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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】 女人，到底扮演的是什么角色。她是我生命中的天敌？是我生命

D 中的挚友？或者是让我重新认识到， 自己的生命已经没有什么意

1 义了；或者说，我已经掌握了自己生命的真谛，这些我都不得而

【 知了。

【 我一时感觉到， 自己是那么的惶惑。不过我还是想要告诉我

l 的老婆宋文革，让她知道我们这件事情之所以发生，那全是她自

己，把我们逼上了梁山。

记得应该是快要过中秋时吧。人家向阳花好不容易才在她父

亲工作的学校里，找到一个代课老师的位置。我那万恶的老婆宋

文革却一马当先，就冲进了她代课的白雾溪学校。在这有着上千

学生的学校里，对着人家一个女孩子就大声叫道：还我老公！向

阳花，你这个臭婊子，你还我老公来，你还我老公来【你这个臭

婊子！

一时间，搞得白雾溪学校的学生和老师，都回过头来看这两

个女人。那弱不禁风的向阳花，被这恶妇人追得满操场跑着。把

人家一个青春少女，代课老师，校长女儿的面子全丢尽了。这还

不算，那恶女人宋文革决脚快手，心里还狠毒着哩，不一会儿就

追上向阳花。在沙坑边上，她竟然把向阳花这么一捺，就捺到泥

地上，两手还狠狠地撕开了她的衣服。搞得几个到学校挑粪的男

人都停下脚步来，扯起眼睛朝这边看。可怜人家一个美丽花季少

女，就在青天白日里，遭到这个坏蛋的残暴躁嫡。你说她还让不

让人家小小黄花女子，在这个地方活下去？

当天晚上，向阳花在家里就一会几找绳子，一会儿又要寻菜

刀，总之要寻死觅活的。她那做校长的老爸在一边看了，更加发

了大火，立即就着人，从白雾溪村传令过凤凰城来： “我女儿和

你陈本虚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陈本虚一定要说个明白。你陈本

虚老婆更要说个明白。我跟你们说清楚，要是我女儿向阳花，真

Th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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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和侦；陈本虚有什么事情， 那是我价J的家教不严，我就要杀了我

女儿向阳花。要是我女儿没有和你陈本虚，那么你陈家人，就迎

赔我向家的人来。 ”那老先生一边说， 一边就找来自己四邻／。

舍、三亲五戚。这人在我们凤凰地头L，还是有点实力的。JjL

天时问，我工作的单位，我老婆那边的单位，都一起派人来进讨

凋查了。

事情闹到这个份上，我老婆和天下闹这事惰的女人一样：这

时候才知道，要说自己男人真的和人家有什么具体事情，她自己

也是不知道的。这下子搞得整个单位里，人人见了她就冷笑不

已。仿佛在说：你这恶婆娘哎，你就这样子捕风捉影，去坏人家

～个黄花女子好名声，真是太凶狠了啊。

说实在话，宋文革这醋罐子，我知道是很厉害的。譬如说那

年有朋友约稿，我写了一首蹩脚诗，发表在一个小小的地方， 自

己都不好意思说给别人听。谁知道那个王建春真可恶，那天一进

我家门就大惊小怪， 冲着我说： ‘滁老师， 想不到哎， 你那诗，

还写得不错哎。恭喜恭喜啊。”

我当时连示意他都来不及。宋文革－－对表面上井没什么事

惰。过了几天之后，那女人终于找到了这首诗。这下子就等于找

到我的滔天罪证了。死女人拿着它一冲，就冲到了我的书桌前，

眼睛瞪着就这么一甩： “说，到底想谁了？还在舍不得自己曾经

的心上人啊。
”

那首诗叫 假u凤凰》 ，是这样写的：

别凤凰

能不能再回来

也不敢问自己没有天真的回忆

ty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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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如诗的兴趣去看那凄苦的云饮

那如雪的剑转过了山转过了水

泪蒙住了眼前的路

但蒙不住沉沉的身影呵

知道前面已经没有了一切

那是固为我欺骗了你

这真的是首极为一般的诗，可她一边发呆一边又说： “我知

道，陈本虚，你又在想你原来那臭婆娘了。原来你以前，还是欺

骗了人家的啊。你为什么回回都是个骗子呢？"

我说： “你不要搞错，我骗谁了？我这是在写诗啊。”

她居然顶回来说； “你们这些人，不是常常说的，以诗言志

吗？你不是这样想，又怎么会这样写呢？你一定是自己当初欺骗

了别人，现在已经惭愧了，后悔了，又想她了，是不是？你要是

真的想她，我就把她找来，我是完全可以让贤的。”

一下子，我真的再也说不出话来了。不过这一回宋文革看到

这阵势，知道己经是大事不好了。立时吓得魂飞魄散，慌忙拔腿

逃回了自己娘家。

天下的事情就是这样，无事生非时，贼胆子有天大，事到临

头又吓得屁滚尿流。这应该是女人吃了饭，没事干的必然结果

吧。好在人家向阳花家里，到底家还是有一定的修养，有学问的

人家。一见我那恶老婆退了回去，也不再做什么追究了。

我们凤凰城只是湘西一个小小的县城，向阳花白雾溪村那儿

更是一个小小乡村。方圆只那么一公里地方，东边打个屁，西边

都闻得到味。想到一个黄花闺女，出了这样天大事情，那向阳花

自己心里难受些，毕竟还是年轻人。可一家人大大小小的面子，

该往哪儿放才是？向阳花看家人都悲凄不过的样子，又怎么得了

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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呢？她也不顾我的极力劝阻，一怒之下去了南方。

我永远不会忘记，就是宋文革大闹学校的第二天，我就买了

礼品，到白雾溪村向阳花家里去道歉，被她亲戚差点打死之后，

才过几天时间，向阳花就偷偷找到凤凰城我家里。夕

相见之下，我们两人恍若隔世，一下子就亲近了许多。我们

不约而同地扑向对方，竟然相拥相抱，号吻大哭了起来。她是想

到自己的冤屈。我呢，也想着这么个无辜女子，就这样不明不白

地，为我而受这么个身心的伤害。

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，这件事让宋文革这么一闹，在别人的

眼里，我们两个真的就里外不是个人了。其实对我们两个当事人

来说，那就是个天大的冤枉。从这件事情里，我可以想象得到，

人世间好多女子好多男人，被别人说了什么闲言碎语，其实当中

绝太部分都是捕风捉影的。都是那些长舌妇们，平白无故无事生

非制造出来的。我眼前的弱女子向阳花，还有我自己，不就是这

样平白无故无事生非的受害者么？最为可恨的是，同样自己也是

个女人的宋文革，就把一个少女不可能忍受的脏水，泼到人家少

女的身上。她到底想没想过， 自己这样做，让人家这么个妙龄少

女，怎样生活下去？

“陈老师，陈老师，你看我以后怎么办才好呢？"

在我气得发抖的怀里，如是露珠一样晶莹透亮，如新棉一样

香柔细软的向阳花，一边抽泣着，一边轻轻地问我。

我不能够回答。我又能如何回答’！我有什么资格，来回答这

个已然横祸天降，心灵和身体都受到了严重伤害的她？只有紧紧

抱着她，想藉此来赔我内心的不是。虽然我本人并没有什么过

错。可是谁叫那宋文革，是我陈本虚的臭老婆呢？

“陈老师， 我向阳花以后还要嫁人啊， 那我又去嫁给谁

呢？
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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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的，她向阳花要嫁人，以后又去嫁给谁？这也是个十分严

重的问题。我们湘西这个地方上的婚姻，一般都只有几十里路的

范围。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这事情方圆儿十里之内的人，

只怕是个个都知道了。那她以后嫁给堆呢？难道就不用嫁人了

吗？

月亮已经隐到云层后面去了。向阳花还在问我。别看我陈本

虚在平日里在人家眼睛里，是伶牙俐齿的。现在我却没有办法，

回答她的问话。

这时候的向阳花，已如一张薄纸，轻轻地贴在我身上。我的

心我的身，在一阵阵发抖。我已经感觉到，有个男人仿佛己经不

能再控制自己了。

抽泣一会儿，向阳花又捧住了我的脖子，在昏黄的灯光下，

一双晶莹透亮的泪眼看着我，一字一句说道： “陈老师，你不回

答我。我知道，你心里犯难，很犯难；你心里矛盾，好矛盾。以

前我也曾经想过，我们以后好多好多种的友谊。可我就是没有想

到，在我们两个人之间，还会发生这样的事。我向阳花，一个谁

也没有招惹的女子，竟然会有这样悲惨的结局。我们重新见面的

机会，又会是在这种时候，这样的心情，用着这样的方法。陈老

师，我千万次想到过死。一想到自己就要离开这个世界，我总是

感觉到，在冥冥之中有个人拉住我的手。他在轻轻地同我说：向

阳花，你不能够死。你这么年轻，你的前途光明远大。你千万不

要去死，你千万不要死，你要活下去，你一定要活下去。这个人

就是你。这个人就是你，我的陈老师。陈老师，事情都己经这样

了，你就让我嫁给你了吧。你就娶了我吧。要是你不这样，那我

就⋯??械真的只有，只有死路⋯??冗路⋯⋯一条⋯⋯”

听了她这番话，我心头一颤。分明她的身子也一抖。事情都

到了这个份上，作为一个人，作为一个男人，一个男子汉，又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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